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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書是《俺答汗傳》的英譯本，原蒙文書名為 Erdeni tunumal neret sudur orosiba，意

為「名為寶貝透明的史傳」，內容實即俺答汗傳記，故書名一般直接中譯為《俺答汗傳》，英

譯本副標題是譯者自行添加。sudur 一字可譯為（1）經、經卷、經典、經書，（2）史冊、

史書、史籍，（3）傳記、演義，作者將其英譯為sutra，顯然採用第一組譯詞，但筆者認為

譯作史書或傳記應更合原意。tunumal 意為（1）沉積的、沉澱的，（2）透明的、清澈

的、明亮的、晴朗的，作者英譯為 translucent（半透明），似乎仍稍有落差。之後筆者仍將

採用《俺答汗傳》作為書名，因為這已是通用的中譯書名。

2 此書亦有譯為「珍珠念珠」者，原蒙文書名為 Subud erike，英譯本副標題是譯者自行添

加。

3 《蒙古秘史》原有的蒙文版本並未發現，留下的僅是漢字音譯版本，但經學者多年努力，目

前已回譯出數種蒙文版本，不同版本間除了個別字彙或句子外，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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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符拉基米爾佐夫（Б. Я. Vladimirtsov）的說法，古代蒙古人的一切氏族、氏族分支和

部落聯合體，就其隸屬於首領、汗、那顏（貴族）、太師、把阿禿兒（英雄）等等的觀點看

來，都叫做兀魯思（ulus）。參見 （蘇）Б. Я. 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焌譯，《蒙古社會

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 155。札奇斯欽與保羅海爾將 ulus 譯為

nation 應是更為恰當，參見 Sechin Jagchid and Paul Hyer, 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pp. 260-261。F. D. Lessing主編的蒙

英字典中，ulus被譯成people, nation; country, state; empire; dynasty等字。Ulus一字難

譯是由於它在不同時期指涉的意義會有所轉變，但作者將其譯為 community 是相當罕見，

也不甚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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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ngri中譯為「天」，英譯多為Heaven，但作者認為譯作God更貼切，頁183，註10。

6 這是十六世紀在蒙古人興起的藏傳佛教政治觀，認為在國政與宗教兩個層面，宗教要從佛法

之道，而國政要從俗世之道，國政由君主管理，宗教由喇嘛上師管理，兩者地位平等，互相

依賴。何啟龍認為，所謂元朝實行「政教二途」乃是十六世紀蒙古人的臆測與建構，其目的

只是方便政治領導者如俺答汗等以宣揚佛教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事實上元朝並未獨

尊佛教，帝師與皇帝地位同等更是絕無可能。參見何啟龍，〈蒙元和滿清的「傳國玉璽」神

話──兼論佛教「二教之門」的虛構歷史〉，《新史學》19.1(2008.3): 29-3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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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ak-Sing Kam, “Manchu-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8 Tak-Sing Kam, “The dGe-lugs-pa Breakthrough: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s

Mission to the Manch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2000): 161-176. 甘德星指出，滿

人取得統治蒙古的正當性根本與佛教無關，而是因為皇太極取得了察哈爾林丹汗的傳國玉

璽。得此玉璽後，皇太極才建國號改元稱帝，而蒙古人也認定皇太極已得昊天之洪福而投向

滿洲。參見甘德星，〈「正統」之源：滿族入關前之王權思想與蒙藏轉輪王觀念之關係考辨〉

，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

2006），頁152-159。甘德星的學生何啟龍在他的近作中基本上繼承了甘德星的見解，進一

步闡明了蒙元時期藏傳佛教與統治的正當性全無關係。參見何啟龍，「蒙元可汗的合法性：

王權與神權」（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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